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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朝鲜平壤万寿台创作社的常客了。这个艺术
创作中心，日渐成为朝鲜对外交流的窗口。许多中国的
游客都来过，甚至在这里买过画。说不清我是哪一次从
朝鲜回来，恰遇我的几位朋友去朝鲜公干，我就推荐他
们到万寿台创作社看看，一边兜售我的朝鲜画知识，一
边建议他们买几张朝鲜画，最好是郑昌谟、鲜于荣、金圣
姬、金成民、杨润丰、文正雄等人的画。

尽管许多中国人到过万寿台创作社，我敢说，像我
这样频繁、这样密集地来的中国人还是不多的。

2007年的年初，春寒料峭，我第一次来到这里。那
一天与万寿台创作社的画家们见了面，达成了在北京办
展的共识，便开始喝酒。也是在这个时刻，我认识了金
成民——朝鲜美术家同盟的委员长、著名画家、万寿台
创作社的副社长。从中国朋友的口中知道我是每天临
帖的人，金成民就笑容可掬地邀请我写一幅字。万寿台
创作社缺钱，但不缺纸墨，须臾，两位清纯的女青年就在
一张案台上铺上了一张高丽纸，在一个砚台中注入墨
汁，然后笑呵呵地看着我。说实话，朝鲜女青年真有魅
力，不施粉黛的脸庞，青春四射的微笑，拒绝红装的身
体，洋溢着一股朝气蓬勃的生命气息。我提起了笔，静
心凝气，煞有介事。朝鲜的画家们围拢过来，出于礼貌
地看着我，目光异样。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30年前的
中国，想起自己与几位贫穷的同学是如何追逐在外国人
的身后，如同看花果山下来的猴子一样，看着那几位金
发碧眼的洋人。很快，我回到了万寿台创作社，很快，我
亲切地面对高丽纸，很快，我把饱蘸墨汁的毛笔，挥洒起
来。少顷，我拟好大王碑笔意，写下了“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的条幅。落款完毕，我对这几个字的内容作了粗
浅的解释，对我所书的好大王碑的书体作了简单的说
明。郑昌谟知道好大王碑，他点着头，竖起了大拇指。金
成民看着我写的字，一言未发。郑昌谟指着我写的“拟好
大王笔意”，问我：好大王碑还在吧？我说：在，保存得很
好。郑昌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拟好大王碑笔意的书法条幅被装裱起来，悬挂于
万寿台创作社三楼的廊柱上。在平壤逗留期间，常去万
寿台创作社，也常能看见自己的拙笔。写字的那天晚
上，小金在他开的饭店宴请我们，席间，金成民向我敬
酒，并说：你写的字我明白，我们会自强不息的。我没有
说什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并与金成民紧紧握手。

金成民是朝鲜的著名画家，有“朝鲜徐悲鸿”之称。
我看过金成民许多作品，刻画细腻，笔触娴熟，不管是历
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均会以自己的感受，塑造出人物
独特的气质。认识金成民，就知道他的画在朝鲜非同寻
常，那幅妇孺皆知的“太阳画”金日成，就悬于朝鲜的每
个角落，具有某种不可挑战的象征意义。

在世界美术史上，许多名作都是靠技法取胜的。我
们的敦煌壁画，中世纪的教堂壁画、宫廷画，还有沙皇时
代的人物肖像，造型、色彩、光影，没有一丝懈怠，完整性
与和谐性，宛如一架精准的机器。平壤万寿台创作社的
画家，都有一支功力非凡的画笔，可简可繁，可大可小。
不管是简繁，还是大小，刻画逼真，色彩丰富，不去演绎
更多的哲学题旨，是纯粹的画，地地道道的画。

在平壤，到万寿台创作社商谈工作，偶尔也买几张
画带回北京，有的送朋友，有的换了当代画家的画作。
不过，有一张油画一直藏于箧内，不愿示人。我不是小

气的人，许多名家书画随手送
人，只是对这幅画情有独钟，一
直存放在家里把玩。

这幅画是谁的作品，又画
了些什么呢？

作者并不出名，是普通画
家的作品，宽约132厘米，高83
厘米，人物画，颇主旋律。

朝鲜的油画让我大吃一
惊，超写实的能力，刻画人物的
精细，绝对是世界一流。朝鲜
本科的油画教育需要 7 年修
完，据说，这样的教学体系全
面照搬苏联。我没有考察过苏
联的美术教育体制，对于这种
说法的真实性不好评价。但
是，我确确实实欣赏了数百幅
朝鲜的油画，朝鲜油画家探析
历史的兴趣，大场面的协调，
对领袖人物的痴迷，甚至对世
界的独特认识，震撼了我，更吸
引了我。

这幅画的名字叫《博弈》，
切合画面，也直奔主题。画面
近景是朝鲜的少女围棋手与美
国成年围棋手对弈。一旁是围
观者，这些被惊呆的围观者，大
多是西方人。看来这场对弈的
地点是在朝鲜以外。画了 17
个人物，每个人都被棋盘上的
激烈厮杀所左右，姿态不同，表
情各异。我被对弈的两个人所
吸引，被那个稚气未消的少女
眼中的成人眼神所震惊。她的
右侧立着一面朝鲜国旗，高光
下的少女一如成年人镇定自
如，直视对手。一定是下了一
手妙棋，对手惊慌失措了，托腮
深思。美国棋手显然是对手的
长辈，穿一件蓝色的西装，卷曲
的头发泛着金色的光芒，脸色
黯淡，不知路在何方。裁判认
真记录，围观者有的惊诧，张大了的嘴，久久不能合闭。
有的闭目沉思，有可能在心里回味着某一手妙棋。还有
新闻记者，他们抢拍对弈的场面，那种激动的情绪，仿佛
是在抓拍突发事件。

我喜欢这幅画。但没有表露出来，是在临行的时
候，我提出要买这幅画，由于我跟这里有交情，他们
没有犹豫，顺利成交了。我像一位考古学家挖掘到一
件可以证实历史的文物，面对《博弈》，有了如获至宝
的感觉。拿到北京以后，凡朋友来，我就会展示《博
弈》，请大家欣赏。我说，这幅画体现了朝鲜画家的油
画创作能力，更展现了当代朝鲜人的精神状态和思维
特点，不管是从绘画技法，还是从画作的主题，都会
引起我们的深思。比如，艺术作品在表现民族自豪感
时，惯常的手法是抹黑对手，甚至是不顾及生活的真
实，来创作“高、大、全”式的“艺术的真实”。遥想
当年，我们的电影作品，无不是把反面人物写成白
痴、傻瓜。时下流行的抗日剧，也是这一创作理念的
集大成者。

好在电影、文学、绘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绘
画可以抛开主题一类的问题，从技法的角度进行欣赏。
这一位画家政治立场的激进或落后，不会从根本上否定
他的创作能力，就好比为宗教服务的那些类型绘画作
品，依旧具有重要的价值。

收藏《博弈》，收藏的不仅仅是一幅画，而是人类精
神历程中的一种状态。我不能无视这种状态，我必须面
对这种状态。

万寿台创作社，是朝鲜国家级艺术创作中心，其中
有朝鲜画、油画、宝石画、雕塑、陶瓷，代表了朝鲜美术创
作的最高水平。由于种种原因，还是不能完全看清这个
创作中心，想说得清楚，恐怕还需要时间。

一
以我对人生不那么乐观的认知，我坚持认

为，人生在世，不过吃穿二字，而吃永远是第一
位的。早有朋友指出，说我的“吃饭主义”思想
未免过于消沉。我纠正道：“我的吃饭思想既不
能冠之以主义，亦不能冠之以哲学。”每个人其
实都清楚，人不能不吃饭。每个人也都清楚，吃
饭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
的想法，或者说他们对人生的理解，和我应该是
一致的，即：活人就是为了吃饭，吃饭就是为了
活人。但总有自认为“非普通”的人，对我的思
想持大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吃饭固然是人生
所必须的，可人活着却并不只是为了吃饭。人
生还有比吃饭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人生还有
比吃饭更重要的工作与事业。这话听起来并不
陌生，上学时我们的老师便是这样对我们讲的，
我的父亲也这么讲过。

我们要吃饭，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找一份工
作，来养活自己，有时还要养活别人。如果我们
要工作，或者说我们工作就是为了吃饭，那么，
谁能告诉我，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比我们所从事
的工作更高贵？更重要？更有价值与意义？事
实上，不管我们从事何种工作，都只不过是为了
解决活命的问题。如果硬要找出差别来，只能
是：大部分人的工作只能养活自己一个人，而更
有能力的人，做着更“高贵”工作的人，则在养活
自己之外，还能养活许多人。

我承认，人类有很好的进取之心、向上之
志，他们永不满足于现状。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在饥饿的时候，他们惟一的希望便是能吃饱饭，
但当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即吃饱了饭之后，他
们则想吃得好一点，有鱼，或者有肉。吃得好之
后他们还想穿得好，住得好，然后还要享乐好！
这种不满足实质就是人类的欲望。欲望的胃口
很大，你永远也填不饱它。有个成语叫做欲壑
难填，说得精准极了。

但是，搞笑得很，我们却把欲望并不叫作欲
望，而叫作抱负，叫作奋斗，甚至叫作理想。当
欲望换成这些东西的时候，人类摇身一变成了
高级物种，高级生命，并赋予自己伟大而神圣的
使命！其实也就是吃饭的使命。明明是被欲望
驱使着去干工作，去找饭吃，却又不承认是欲望
的驱使，还美其名曰：工作是有意义的工作，生

存是伟大的生存！
有时候，我也承认一些人的工作的确是有

意义的，他们的生存也的确很有价值。比如，那
些被部下前呼后拥的官员们，那些被粉丝们围
挤得水泄不通的影视明星们，还有那些一掷千
金，令美少女垂涎三尺的富豪们。这些人所从
事的工作使他们要么有权，要么有名，要么有
钱。他们活得很风光，很神气。

可是，风光、神气意味着什么呢？难道风
光、神气就能证明他们的工作比我们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我不这么认为。他们也是在为自己
能吃上饭，吃上更好的饭而奋斗罢了。我们之
所以仰视他们，欣羡、崇拜他们，是因为我们也
想像他们一样风光、神气。我们以为如果能像
他们一样地风光、神气，我们的人生就有了价
值，我们的生存就有了意义。

当风光、神气被视为一种生命价值与意义
的时候，当人们对这种东西无条件地崇拜、欣赏
的时候，我所看到的却是人生的悲哀与卑微！

权力、财富、声名，构成了人生的三大要
素。围绕这三大要素，人们开始了一生的奋斗
与追逐，获得者被视为成功人士，无所获者理所
当然就成了失败者。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观？没有人作深入
的思考，大家都这么认定，于是成了真理。

二
这个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麻烦、矛盾、斗争，

乃至战争、灾祸，都是由这样两个极端发展起来
的，一个是饿出来的，一个是吃饱撑出来的。人
被饿得不行了，要么躺在床上等死，要么爬起来
去偷，去抢，去冒险。去偷去抢去冒险，也可能
会死，但对于快要被饿死的人来说，他宁可被人
打死，也不愿被活活饿死。更何况，铤而走险反
倒可能弄条活路。一个人挨饿如此，许多人挨
饿也如此。但当许多人一同铤而走险时，一场
战争可能便要爆发了。所以，任何一个统治者
都不希望他治下的民众挨饿。但吃饱了以后也
会出问题，虽然在一些民主国家不存在推翻政
权，可就当下而言，人一旦吃得太饱便要生起病
来。最大的一种病是所谓的“精神需求”。饱暖
思淫欲，便是最大的最显著的“精神需求”。因
为这东西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平凡生活中
随处可见。当然，饱暖并非只思淫欲，人类的欲

望若仅仅只是如此单一，其罪恶也就不至于如
此恐怖了。饱暖了之后，除了思淫，在淫上犯
罪，还思金钱、思权力、思声名，并在这些方面加
重人类的苦难，并制造各种祸害。许许多多的
人在这条路上犯罪的，作恶的，最后弄得小命也
保不住的，实在令人痛心，而又无可奈何。

一代一代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还将有一
代一代的人继续着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生活、这
样的悲剧。谁也不能将人类引上一条新路，上
帝不能，统治者更不能。

三
吃饭显然变得复杂了。但真正的复杂还在

于中国特色的饭局。
诚如众人皆知的，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

而关系，又是一个如迷宫般的网络，维护这个迷

宫需要极其昂贵的成本，而饭局无疑是这个成
本里头最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中国的饭局很多，但无外乎下列四种：
一种是同学饭局，可以随便，像家人；
一种是朋友饭局，可以大大方方，像主人；
一种是领导请的饭局，要小心翼翼，如同陌

生人；
一种是请领导的饭局，惟有毕恭毕敬，像仆

人。
四种之外，还有一种官方饭局，亦可称之为

会议饭局。除了第三种、第四种饭局令我厌烦、
恐惧，会议方提供的这顿官饭最不好吃，素来令
我不快，一般是能躲则躲，绝不含糊。

事实上，哪一种饭局都不是好吃的，即便是
同学、朋友的饭局，且不说要帮办点事情，单单
回请也是你必须做的。否则，注定要被同学、朋
友看不起。

普通人的饭局顶多也就办点小事，而且未
必办得成，实在没什么大不了。可在中国，饭局

常常是有头有脸的人操办大事的地方。许多饭
局甚至是与政治若即若离。如此一来，饭局就
成了博弈之所。一张普通的饭桌可能改写历
史，一双筷子也可能涂改历史。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饭局颇有一些，当然，最
著名的还是我的同乡项羽的那一顿杀机四伏的
饭局——鸿门宴。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是一场
失败的饭局，项羽的心慈手软放跑了刘邦，不只
是这场饭局的失败，也为他最后的乌江自刎一
并埋下了祸端。

关于鸿门宴这场饭局，后人多指责项羽优
柔寡断，心慈手软，缺乏政治谋略。我承认这些
指责有一定道理，但我更以为项羽放跑刘邦，乃
在于斯时刘邦在项羽眼里不过是一个唯喏、猥
琐的小人而已，用不着杀他，或者不屑于杀他。
结果将虎放归了山林。

如果把项羽的这一失误归咎于他缺乏政治
谋略，那么，曹操可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物了，
他也同样犯了这样的错误。

曹操摆的这场饭局，在史上被称为最霸气
的饭局——煮酒论英雄。可惜，他遇上了一个
让他看不上眼却很有心计的对手——刘备。曹
操问刘备当世英雄是谁，刘备装作胸无大志的
样子，胡乱说了几个压根儿不算英雄的英雄，都
被曹操否定。曹操对刘备说：“当今天下英雄，
惟你我二人也！”刘备一听，手中的筷子竟掉到
了地上，他的惊吓可想而知。那么，刘备真的是
如此惊恐吗？不！这不过是刘备的谋略。可是
曹操却上当了，他竟然认为刘备是个胸无大志
又胆小如鼠的庸人，不再戒备刘备了。后来的
历史告诉我们，曹操犯下的错误一点也不比项
羽放跑刘邦所犯的错要轻。

同样是饭局，北宋皇帝赵匡胤摆下的那场
饭局竟成就了一个历史典故：“杯酒释兵权”。
堪称饭局政治的经典教材。赵皇帝在公元 961
年，安排了一场奢华酒宴，召集禁军将领时守
信、王审琦等饮酒。席间赵皇帝唉声叹气，愁
苦万分，众人一问，方知皇帝担心他们手握重
兵日后会造他的反，纷纷表示愿告老还乡，就
这样，他们的兵权被解除了。公元969年，赵
匡胤以同样的伎俩，又摆了一场饭局，将节度
使王彦超等召来饮宴，轻松解除了他们的藩镇
兵权。

饭局之妙，妙就妙在这个“局”而非“饭”。

一个饭局，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
“局”。许多人在这个“局”上成了，许多人在这
个“局”上败了，还有许多人终其一生也入不了
这个“局”。中国人不仅会吃，而且能把饭吃成
一个“局”，并且在这个局内玩出很多东西来。
中国人深知吃的重要，因此弄出那么多的美食
来，但只有自己吃的美食绝算不上真正的吃家，
真正的吃家是懂得并深知要将美食变成一种交
际，让多人共同分享，而分享的目的则是为自己
的生存服务。这要算是至高的吃家了，也是饭
局的“局”之意义。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吃饭欲极低的人，认为
一个人能在几十年的人生里不忍饥挨饿就足够
了，完全没有必要在吃饭问题上欲望过高。事
实上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讲，他们在吃饭问题上
都没有过高的欲望。

看看我们的美食，就知道中国人是多么的爱
吃、会吃。爱吃、会吃都不算是缺点，当然，我也
从未认为是优点。爱吃、会吃说明中国人把吃饭
当作乐趣，当作享受。也说明中国人不但解决了
吃饭的问题，而且朝向吃得更美、更好的层面努
力了。我也乐见人们能吃得更美，吃得更好。只
是，我永远也不乐见人们把饭吃成一道道复杂、
诡异的“局”，我以为那是痛苦的。我自己虽时常
混迹于这样的“局”中，但我从不参与“局”中的
事。事实上，我一直在抵抗饭局一如我对会议的
抵抗。有人说，我参加的会议越来越少，其实，更
多的人会发现，我参加的饭局也越来越少。每每
辞掉、推掉、逃掉一场饭局，我都视为一种胜利。
但偶或地我会同三二好友相聚，也会喝两杯，但
更多的还是说说话，聊聊天。都不设防，也不伪
饰，放开心情，胡说一气，然后“哈哈”一笑，回家
睡觉。

这样的相聚，绝不是饭局。
当饭局变成了人与人的较量，我以为这吃

饭就吃得可怕了。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吃饭
的真切意义乃在于人情融洽，就像我们几个朋
友偶或的相聚。但不知从何时开始，吃饭吃成
了“鸿门宴”，吃成了 “杯酒释兵权”这样的
饭局，就把吃饭弄得没了一点人情味道。我并
不反对请客吃饭，我反对的是，我们不能把吃
饭这样美好的事搞成阴谋的“局”，功利的

“局”。若是这般，此客还是不请为好，这顿饭
不吃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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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历史的真相接近历史的真相
□黄亚洲

当高头大马的档案管理员熟练地从
一个分类中，根据我的“1926年3月”的查
阅要求，将一个月的“蒋介石日记”夹子递
给我的一刻，我手上的感觉，恰如同 19天
之前，捧起“毛泽东档案”之时，历史年轮
的沉重与细腻，刹间传遍全身。

无非，今天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
佛研究院，19天之前，是在俄罗斯的国家
政治历史档案馆。

两者不同的是，今天借阅的蒋日记，
只是复印件，每日一页的蒋介石日记手迹
都复印在厚实的蓝色纸上，一个月整整31
页日记，未及装订，所以，拿到阅览桌上之
后，还有一位上年纪的女管理员特地走来
叮嘱，要求翻阅时先后次序不要弄乱，因
为他们不懂中文，无法按先后次序整理成
原样；而在莫斯科看的档案，则是原件，厚
厚的夹子里是各式散装的文件纸张，一无
目录，也无页码，实有被蓄意或无意污损、
抽取、毁坏之虞，大概俄罗斯方面对这些

“共产国际”、“前苏联”的文字遗产不再
“诚惶诚恐”，顾不上讲究了。

然而，都是历史风云的凝聚，一句句
读来，皆闻呼啸之声。

虽然，阅览室里所有的阅者皆寂静
无声。

规定是不准拍照的，进阅览室之前，
随身的包都寄存了，但是我偶尔抬头，看
见别桌的阅者竟然公开使用硕大的相机
咔嚓咔嚓工作，还随便把相机搁在桌面
上，管理人员也熟视无睹，这让我产生了

“法不责众”的侥幸之感，况且我用智能手
机来拍摄还不会发出声音呢，但领我进门
的张博士及时告知我，其他文件是允许拍
照的，偏是蒋日记规定不准拍照。我犹豫
半天，实在是连抄十几张纸累得右手酸
痛，最后，不敌诱惑，还是从裤袋里悄悄抽
出智能手机，以最快的速度，把蒋介石在

“中山舰事件”前后的几页日记给偷照了
下来，一副贼头贼脑的模样，中国人的劣
根性很是难改。32岁的张博士一旁看着我
也没办法，只是悄悄为我着急，他是哈佛
硕士、耶鲁博士，在美多年，思维很有点
法治化。

观蒋日记本不在规划日程内，只因一

周前去观看了闻名遐迩的斯坦福大学校
园，向导之一是斯坦福商学院的毓琳，毓
琳指着高高的胡佛塔说，这是斯坦福的标
志性建筑，然后又介绍位于胡佛塔下方的
一座建筑物便是胡佛研究中心，里面保存
着完整的“两蒋日记”。蒋经国的日记尚
在整理中，未及开放，而蒋介石的日记则
已是开放了，可以联系观看。我一听便来
了兴趣，因为不久前还在莫斯科寻访有关
资料，力图找寻 1926年的蒋经国踪迹，这
次到美国，能有机会看看蒋介石在1926年
3月的心路历程，自然是幸事。

6 天前，言而有信的毓琳便来了一则
电子邮件：“我是斯坦福商学院的毓琳，很
高兴上周末在斯坦福接待了您。上次我们
聊到了蒋介石日记，这周我和胡佛研究中
心联系，已经沟通好了阅读日记事宜。您
如果有兴趣，我下周可以陪您来看蒋介石
日记，看您比较方便的时间（周一到周五
下午 4 点 45 分之前）。交通方面，我可以
来接您，刚好我爱人也回到斯坦福，他可
以当司机，同时他对金融史感兴趣，也会
一块去看档案。您通过邮件或者电话都
可以随时联系我。其他几个小的方面：需
要您携带护照。阅读过程不能影印和拍
照，但是他们会提供铅笔和纸做记录用。
祝好！毓琳”

她的爱人就是张博士，这位英俊的博
士亲眼目睹了我违反规定偷偷拍摄蒋日
记的动作，真是对不住这位清华与耶鲁的
双博士。

蒋介石日记有多重版本，既有手稿
本，也有仿抄本、类抄本和引录本各
类，均系蒋介石本人审定，内容大同小
异，胡佛研究中心保存的手抄本，应是
权威的一种。

我观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前后的
日记，字句皆是焦虑，其夜夜失眠，每有

“疑虑、忧患、愧悔、妒忌诸遇未改”之类记
载，可见一个政治家的繁复心机，他发动
事变 6天后，在 3月 26日的日记中则吐露
心声：“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
可复问矣。”这句话倒是可爱了，通用一切
政治。

学术比政治开明得多，胡佛研究中心

向社会提供研究资料，就是一件值得赞许
的事，而且不收费，只登记护照，办一张
卡，凭卡一个月内均可以前往阅读，一次
可借阅一个月的蒋日记，只消报上年份和
月份就行。还准备了各种用于记录的纸
张，有划线的，有空白的，有方格的，任凭
取用、记录、带走，整个一个赔本买卖。

人家图的是什么啊，想来想去，图的
无非就是学术研究的发展、思想财富的增
值、人类智慧的提升。

想到 19 天前，在莫斯科的国家档案
馆看见毛泽东档案，也有点激动人心。当
然，莫斯科是收费的，但人家收的也只是

“资料复印费”，有明码标价的复印价格
表，这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不贵。

说实话，我们去莫斯科国家档案馆，
想看的是邓小平与蒋经国的1926年，他们
两位那时候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
当然他们的学生档案我们后来也看见了，
复印了，至于毛泽东档案，我们并没有提
出要求，俄方事先在没有搞清楚的情况
下，早早就准备好了毛泽东档案、张闻天
档案、王稼祥档案，他们认为中国人造访
档案馆，肯定是对这些领袖人物感兴趣。

所以，将“毛泽东档案”捧在手里，那
份感觉也是独特得要命的。世间有几人
能看到毛泽东档案？首先是毛泽东档案
只有“共产国际”和“前苏联”才能建，否则
谁能建一个卷宗式的档案？专门研究毛
泽东思想和生平的机构是有的，但是卷宗
式档案不知是否建立？共产国际可以，他
们是各国共产党组织的上级党委，他们可
以名正言顺地对下级党支部的支部书记建
立档案。所以，当我看到卷宗的封皮上用
俄文标注的“中国”、“1号”、“毛泽东”字样
时，历史的波涛便一下子稀里哗啦地撞上
我心头的礁石了。

不管怎么样，也要对俄罗斯人表示敬
意，至少他们把这样的档案都拿出来给中
国人传阅了，而且是原件，也不要求你戴
上白手套，随你翻，也不禁止你边翻边沾
口水，你如果不想复印他们就一分钱不
收，很硬气。

什么时候，我能走进自己国家的档案
机构，以学术的名义，看看自己民族的历
史真相呢，哪怕是 50年前的东西也好啊，
渴望解密啊，因为我们自己的脚印，也踩
过这些历史啊，我们的立法机构，能不能
为学术解套，颁布那么几条呢？

如果历史是混沌的，前途也必定混
沌。

中国的饭局中国的饭局
□□阿阿 荣荣

博 弈 （油画）


